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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是一个复杂系统，本文聚焦课程思政的微观教学设计。在理论维度上，课程思政教学设计需要从教育政策、课程理论和外语学科特点三个  视角系统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在实践维度上，系统的教学设计需要突出  四个策略：教学目标的精准性、内容组织的体系性、流程设计的渐进性和评价  反馈的整合性。三个理论视角互相关照，四个设计策略有机协调，理论与实践 循环提升是优化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必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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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教学设计是一种专业教学决策，缘起于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学习要素分析，落脚于实践中教学问题的合理解决，是连接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的桥梁（盛群力，2010）。教育部2020 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明确要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②。外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 版）》提出：大学英语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无论是公共基础课、专业外语课还是外语专业课，教师都要主动对接思政课程， 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明确“定位”，找准“角色”，干出“特色”（肖琼、黄国文， 2020）。这就要求外语教师紧紧抓住教学设计这个关键环节，结合外语学科特点，从理论和实践维度深入探索外语课程思政的方法论，优化教学效果，做到育人和育才相统一，服务立德树人总目标。

外语教学是一个复杂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既有层级关系，又有平行关系，有的位于上层（如国家教育方针），有的位于中层
（如教学大纲），有的位于下层（如教师、教学材料、教学活动等），每个层级还含有若干个平行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含若干要素
（文秋芳，2017）。教学设计可以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进行，宏观设计关注教育体制系统改革；中观设计关注学科课程开发；微观设计关注单元、模块和教学片段设计，面向全体教师，应用最广泛（盛群力，2010）。 基于此，本文聚焦外语课程思政视角下的
微观教学设计，重点回答两个问题：（1）在理论维度上，如何从系统视角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 2 ）在实践维度上，如何通过系统的教学设计，有机协调语言教学与课程思政，做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 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融合？

2 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
 (
53
)外语学习和教学是一个动态复杂系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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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整体性、动态性、非线性、有机关联性等特征（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桂诗春，1994），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对教学系统进行整体规划的过程。所以，要认识外语课程思政，我们应该采用系统方法综合考察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为更好地开展课程设计奠定基础。全面理解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需要把握三个视角：一是教育政策视角，二是课程理论视角，三是外语学科视角。

2.1 教育政策视角
国家教育政策位于教学系统的上层。从宏观政策层面出发，外语课程思政是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也是外语教育贯彻立德树人根本标准的具体实践。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③ 这是从国家层面对课程思政做出的明确要求。随后教育部出台的系列文件，凸显了对课程思政重要意义的认识过程。2018 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水平本科教育全过程，强化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④。2019年，《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要求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充分发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⑤。2020年，《纲要》将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定位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⑥。
可以看出，从“强化课程思政”到“关键环节”，再到“战略举措”，国家政策规划对课程思政的定位和要求越来越高。《纲要》指出，“这一战略举措，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上层系统制约中层教学大纲的方向和内容，教学大纲又制约下层课堂的教学要素，因此课程思政要全面融入系统内的各个层级，使全部要素有机协调。实际上，从教育政策角度对课程做出方向性要求是国家主权的应有之义。例如，为了保护和传承本国传统文化，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定学校各门课程都负有传授本国文化、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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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民族传统的责任，外语课程自然包括在内
（Prastiwi，2013）。

2.2 课程理论视角
现代教学设计论强调要为促进学习者的意义学习而设计教学（盛群力，2010），这与课程思政的要求高度契合。教育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协调发展。但长期以来课程和教学论更关注“育才”，注重学科知识能力的培养体系、实践路径研究。课程思政强调“育人”和“育才”相统一，所以亟须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角度阐明育人与育才的伴生关系。综合已有讨论，课程思政可以分为“教育理念说”“教学方法说”“教学体系说”和“实践活动说”几个维度。
“教育理念说”指的是课程设置理念， 即“课程承载思政”，或者思政教育理念，即“思政寓于课程”，强调育人育才协同并进、教育教学相融，全部课程兼具人才“双育” 的内容要求（唐德海等，2020）。“教学方法说”强调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方法，相对于专门的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意味着运用一种更为柔性的教育方法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刘承功， 2018 ）。“教学体系说” 认为课程思政是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教学体系，该体系涵括高校的一切课程，包括思政理论课、综合素养课以及专业课，课程思政贯穿教育计划和培养方案的全过程（许瑞芳， 2020）。“实践活动说”将课程思政视为依托各类课程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强调思政教育寓于教育实践活动中（高燕， 2017）。
[image: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上述各种说法并不矛盾。无论是教育理念或教学方法，还是教学体系或实践活动，都是教学复杂生态体系的一部分，各自构成不同的子系统，且彼此有机关联、动态平衡。课程思政融入不同系统要素，就会催生出不同维度的课程思政观， 这就解释了国内学者提出的多元思政观。例如，张敬源、王娜（2020）在梳理了各类课程思政观后提出，课程思政既是教育理念， 又是教学方法；既是一种新的课程观，又是教学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融合互补的，从不同视角体现了课程思政的内涵。



2.3 外语学科视角
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还要考虑外国语言文学区别于其学科的特色。语言与文化、认知密切关联，从功能话语分析的角度，“任何话语都具有价值取向，表达或隐含着一定的价值标准，因此可以从思政的角度来考察”
（黄国文，2020：21）。例如，从生态哲学观角度，Stibbe（2015）区分了“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和“中性话语”
（ambivalent discourse）。黄国文（2020） 利用上述框架开展课程思政语篇分析，展示了语言如何构建现实，以及语言教学与课程思政的内在联系。因此，外语教师要善于挖掘语言材料中隐含的价值标准，同时还要能进一步挖掘这些价值观反映的是何种价值、谁的价值， 这也是回答“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教育根本问题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有些价值标准是外在的，有的则具有高度的潜隐性，涉及语言与文化认知的交互作用，不同语言学理论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系列探索。例如，洪堡特提出“语言世界观”，认为“不同民族从各自语言的角度观察四周物象，目见的世界图景也大相异趣；人若不能突破自身语言的局囿，其认识和思维势必受到捆缚”（姚小平，2011：228）。“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提出“使用明显不同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Whorf，1940：63）。认知语言学强调构式等语言单位都是从语言使用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必然包含了丰富的语境信息和社会文化信息，这就使语言具有民族文化的深深印记，体现着民族思维的方式与特征（刘正光，2010）。Vy g o ts k y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语言是个体对外交流信息的中介和对内进行思维活动的心理中介，二语学习可以影响和调控心理高级机能和思维发展（Lantolf， 2006）。
因此，外语教师要善于从学科视角挖掘语言背后隐含的价值内容，引导学生客观对待并驾驭这些价值标准，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而且能够提升其思辨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和交流能力。可见，从语言学和外语学科视角把握外语课程思政内涵，不仅有助

于做好思政教学设计，而且也有助于拓展外语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内涵，推动一流课程建设。虽然语言习得潜隐着文化移入，但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可以引导学生客观看待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加深对自身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避免负面影响，让学生能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互鉴发展。
由此，从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角度，可以把准方向，发挥上层教学系统在外语教学生态系统中的统摄作用；从课程论的角度，要确立多元课程思政观，有机协调教学设计理念、方法、实践的互动统一；从外语学科的角度，需要将语言学理论方法用于挖掘思政元素，提升课程思政的学科特色。三个视角相互关照，有机协调，才能系统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 更好地指导教学设计实践创新，推动课程思政与语言教学的深度融合。

3 外语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起源于教育理论指导下对学习要素的分析，落脚于实践中教学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推动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毛伟、盛群力，2016）。做好外语课程思政的实践抓手就是教学设计。传统上，外语教师更关注学科知识能力培养设计，课程思政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需要基于超越学科知识设计，深挖课程思政内涵，回归课程育人本质， 回答“如何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 的问题。英语中的“课程”（curriculum）一词来自拉丁语“currere”，其含义是名词“跑道”（race-course）和动词“奔跑”，这一词源或许正可以指示出课程具有静态和动态两层含意，静态意义强调学习的进程（course of study），动态意义强调经验的建构。所以外语课程思政设计应当重视在语言学习中为学习者的人格发展和价值养成创设独特的学习体验，使其在润物细无声的语言学习中感受思政教学目标的浸润，实现显性外语学习和隐性思政教育相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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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课程与教学设计论，教学设计旨在创设一个有效的教学系统，是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确定合适的教学起点与终点， 有序安排教学诸要素，形成教学方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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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学设计必须解决四个核心问题，即应该达到哪些目标（教学目标）、提供哪些教育经验（教学内容）、如何有效地组织这些经验
（组织流程）、如何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得到实现（效果评价），四个维度有机协调，互为一体（Tyler，1949；盛群力，2010）。因此， 在教学的复杂系统中，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要抓住课程本质，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目标、内容、组织流程和评价反馈全过程，突出系统性设计，确保思政教学目标的达成，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3.1 目标设计突出精准性
现代课程论强调课程的本质是目标导向的教育活动，因此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首要任务是精准设定教学目标。目标设计的精准性意味着外语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要基于语言素材的深度挖掘提炼而成，思政教学目标应当与语言教学目标有机衔接。目标设计的典型误区是思政目标无的放矢，脱离素材而独立存在，被任意拔高或贴标签，导致思政目标与语言目标“两张皮”。
以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的案例为例。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New Moral Codes Needed”，该文强调技术革新应当兼顾社会道德与公平，为此，文章采用问题引入：是否富人应该比穷人更长寿？遗憾的是，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富人可以享受更好的保健药品和技术服务资源。该文中养老问题仅仅是医疗技术创新与公平伦理的一个例子，但个别教师将思政教学目标设定为“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设定的讨论题目是：“你是否会送父母去养老院？”这就明显偏离了语言素材的内容，思政目标和语言学习是“两张皮”。有参赛教师设定的题目是“疫情健康码时代，如何解决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公交地铁出行问题？”这就精准对应了技术创新与社会公平的人文关怀目标，与文章素材内容和语言有机衔接。
精准确定教学目标是整个教学设计的灵魂。比赛中有一篇材料是有关中国食品安全
（food safety）法治建设的问题。但个别参赛教师从食品短缺（food shortage）引入，将课程思政目标设定为保护粮食、勤俭节约的中华美德和脱贫攻坚的中国自信，看起来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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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严重偏离了教学内容。文章根本没有涉及食品短缺，而是聚焦提升食品安全，涉及大量法制精神、有效沟通、协调行动的词汇表达，强调沟通机制的重要性，执法监管机构与公司、行业等利益相关方应充分沟通安全标准，团结协作。教师可以结合外语课程思政的学科内涵，借鉴Stibbe（2015）提出的生态话语分析框架，区分“破坏性”和“有益性”话语，引导学生将其拓展为一篇讲述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好故事，也可以将教学目标设定为理解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精神。勤俭节约、脱贫攻坚等思政目标没有建立在对文本内容和语言的精准挖掘之上，就不能和语言学习目标有效衔接。生硬地贴标签，违背了课程思政目标设计的精准性原则。
因此，外语课程思政目标设定必须要基于文本，高于文本。否则，脱离文本的思政目标就成了无源之水，不可持续。传统的外语教学注重语言能力目标，强调扎实的基本功。外语课程思政在此基础上更突出价值塑造，但并不是要降低语言要求。在教案设计中，知识、能力和思政目标可以并列呈现为独立的模块， 但在内在逻辑上，三者应当互为一体，逻辑关联，有机融合。语言能力目标始终显性存在， 但思政教学目标要从传统上的教师设计隐性、学生学习隐性过渡为教师设计显性、学生学习隐性，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中还是要坚持润物细无声的原则。

3.2 内容设计突出体系性
外语课程思政内容体系有两个模块在同时运作：一个是学科内容模块，聚焦语言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一个是思政内容模块，聚焦价值塑造。内容设计的体系性体现为两个模块的有机融合，在价值塑造的关照下，赋予学科内容模块更深层次的内涵。这就要求外语教师明确课程中每个思政元素的切入点，厘清思政内容和语言学习内容之间的内在契合关系，以无缝对接和有机互融的方式，做到两个模块的“基因式”融合，使学科内容和思政内容相得益彰。
[image: ]内容体系性的典型误区有二：一是将两个模块各自独立，按时间先后安排教学。这种结构化设计看似非常清楚，但实际上背离了课



程思政的体系性，前后割裂，将隐性融入变成了显性宣传。在教学比赛中，有教师甚至将这种结构化设计自我表扬为教学亮点，将思政内容作为一个模块完全独立，显示出对课程内容体系性的认识不足。二是颠倒了显性和隐性教学内容，为了凸显思政内容，淡化甚至忽略了学科内容教学，这也不符合“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要求，变成了用英文讲授的思政课，实际上“荒了自己的田，种了别人的地”，违背了课程思政的初衷。
以《大学体验英语听说教程4》第1单元“Making a Difference”的教学内容设计为例。该单元围绕一位业余消防员志愿参与消防服务，虽然只抢救出主人的一件小东西，却受到了主人真诚感激的故事，揭示了从小事做起、帮助别人的高尚情操。该素材语言特点鲜明，包含助人为乐、人格升华的系列英文表达，学习者可以通过学习系列语言、动作、情感细节描写的词汇，学习如何生动地讲述一段故事；在语言学习中，自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友善”品质。但个别教师缺少对语言内容的体系设计，对上述语言能力和技能培养没有设计任何训练任务，将课本素材一带而过，开始论述中国与美国志愿者文化的异同，要求学生提升文化自信；然后引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网络上收集了很多补充材料，包括一些中文视频作为授课内容，通过播放视频和图片等，对比中美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方面的巨大不同，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这些内容都很正确，但全程没有语言学习，以思政内容取代学科教学，完全丢掉了学科内容，忽略了语言能力训练，落入了思政课程设计的典型误区。

3.3 流程设计突出渐进性
组织流程设计的渐进性体现在教师通过一系列活动任务的设计，为学习者搭建的动态支架（scaffolding）中。根据社会文化理论（Vy g o ts k y，1978），学习活动步骤的设计要遵循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原则，考虑学习者当前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学习目标）之间的距离， 基于学习者当前的状态和学习任务目标， 细化学习活动设计和学习步骤设计

（Smagorinsky，2018）。语言学习任务是一种整体性的活动，聚焦语言意义，通过应对语言挑战取得真实交际成果，促进语言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提供的支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语言学习支架和思政教学支架。思政支架体现在聚焦语言意义和达成交际目标的过程中。支架的动态性要求不同阶段的任务难度逐级提升，教师需要根据学习者当前的学习任务目标，提供不同类型、不同梯度的支架。
以《新编实用英语（第三版）综合教程1》第6单元的课文“Dancing Beijing”为例， 该素材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北京奥运会会徽的内涵。语言教学目标是介绍文化符号内在含义的表达与技巧，思政目标是提升学生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与传播能力。流程设计的渐进性体现在一系列逐级递进的学习任务中，包括：（1）读大意，分析文章结构；（2）学词，归纳文中表示事物内在含义的词汇；（3）造句，介绍北京奥运会各元素的内在含义；（4）写段落，介绍北京奥运会会徽的含义；（5）角色扮演，代表奥运会志愿者向外国游客介绍会徽；（6） 课后录制演讲视频，选取身边事物（如印章） 介绍其蕴含的中国文化。系列活动任务从阅读理解输入到语言表达产出，从词汇、句子、段落到真实的语篇交际任务，环环相扣，为学生搭建起了语言知识内化、技能拓展应用的动态支架。把对中国文化的阐释能力融入语言学习的全过程，从而使思政支架与语言支架有机协调，助力达成教学目标。
流程设计的典型误区是教师简单地将自己提炼出的思政元素直接灌输给学生，忽略学习过程的设计和动态支架的搭建，将互动体验式课堂变成了教师个人的英文演讲，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些价值观。这既违背了隐性教学的原则，也不利于课程思政目标内化。而动态支架搭建了学习者当前能力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发展通道，渐进性教学组织方式有效帮助学习者逐级内化语言和思政教学内容，在教师的引导下，将最近发展区不断向前推移。

3.4 评价反馈突出整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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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反馈的整合性意味着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要整合到语言知识与技能的评价中去，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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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显性与隐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其中，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评价以显性为主，思政目标的评价以隐性为主。事实上，课程思政评价设计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因为立德树人、价值塑造是一个持续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 最终效果需要长期评价。但是从课程论的视角，评价是检验教学目标达成度的重要环节，因此完整的教学设计需要及时的整合性评价反馈。
课程思政评价设计既要考虑评价形式， 也要注重评价内容。从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来看，外语教师的评价意识提升较大，但是还没有转化为有效的评价设计能力。主要表现为机械套用已有评价模板，尤其是对评价的内容设计缺少关注。从评价过程的维度，我们可以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从评价主体的角度，我们可以采用教师评价、同伴互评、自我评价；从数据采集的角度，我们可以采用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智能批改技术等开展及时的评价反馈。但是，以上仅仅是评价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评价内容处于关键性地位，也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反拨作用。
因此，整合性评价要为达成学习的显性和隐性双目标服务，科学设计评价内容。以上节的“Dancing Beijing”案例为例，有教师对于学生演讲视频作业开展口语评价，但是评价指标仅包括语音语调是否标准、是否使用手势、是否有眼神互动等一般性的演讲评价标准，没有整合本课特定教学目标进行评价反馈。整合性评价设计需要在已有通用演讲评价模板的基础上，增加中国文化内涵阐释能力的相关指标，例如：语言方面，表达文化内涵的词汇和句子运用的准确度、语篇的连贯性；内容方面，文化符号内涵解读的丰富度、物品选择的代表性等。这样，评价内容就可以紧密对接教学目标，将思政目标与语言目标评价融为一体，发挥评价反馈的促学作用。

4 结语
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对教学系统进行整体规划的过程，是连接教育理论和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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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桥梁，贯穿于教学目标、内容、组织流程和评价反馈的各个环节。本文从教育政策、课程理论和外语学科特点三个视角讨论了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结合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大赛的实践案例，提出了系统优化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四个策略。三个理论视角互相关照；四个实践策略有机协调，理论与实践循环提升是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必然路径。
本研究启示我们，外语教师需要深入领会国家教育政策，不断学习课程与教学理论，努力提升外语学科素养，才能把握外语课程思政的精髓，系统提升教学设计能力。教师不断提升教学理念，优化课程设计，将自己的学科专业知识和创新成果有机融入课堂教学，有效提升课程质量，打造“金课”，本身就是在为学生展示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就是课程思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课程思政赋予了外语教师更高的使命和更大的责任，也为外语教师创造性地开展教学设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外语教师要不断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素养，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	本文系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项目的研究成果。
②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年5 月28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 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访问日期：2020年1月20日.
③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12/08/c_1120082577.htm. 访问日期：2020年1月20日.
④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h t t p://w w w. m o e.g o v. c n/ s r c s i t e/ A08/s7056/ 201810/ t20181017_351887.html. 访问日期：2020年1月20日.
⑤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
[image: ]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http://www.moe.gov.cn/ 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11_402759. html. 访问日期：202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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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al
Design from the Ideological-Polit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LT)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is a complex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micro-level instructional design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FLT.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such design requires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onents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FL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educational policy, curriculum theory and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On the practical level, systematic instructional design needs to highlight four strategies: accuracy in deciding objectives, systematicity in content organization, gradualness in scaffolding proces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 evaluation. The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re inter-related; so are the four design strategies. The interac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the path to improving instructional quality i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FLT.
Keywords: foreign language course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instructional design components; perspectiv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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